【问题探讨】

让生命发光的人生哲学
（一院汪益艳推荐，2015年8月5日）

推荐理由：老师曾说过懂得哲学才能活得更好。古代就有很多哲学家，他们经常思考生与死的哲学命题。孔子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主流方向，在孔子的哲学里面，面对着生与死，往往做到是对死亡的超越。而在现代面对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文化潮流中，我们的哲学价值观体现潮流，也是会让自己的生命发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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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国的哲学思想领域，孔子学说和庄子学说，是互为映照、又分歧井然的学说。在前人对其的众多阐释解析中，有不少是百姓听不懂的。近日读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、《秋水》和《后汉书·郭太传》，我略获心得——即得出一个最易懂、又最能说清楚的“孔庄”思想差异的说法。

我们就取人生中的“活着”和“死去”的哲学命题来说事儿。举历史上一个简单的例子：《后汉书·郭太传》记载有孟敏的故事：一天在路上，孟敏不小心把身后挑着的罐子掉在地下，摔得粉碎。可他头也不回，看都不看一眼，继续向前走了。信奉孔子思想的郭太（字林宗）见了感到奇怪，就问他为何摔碎了东西连看都不看？而信奉庄子哲学的孟敏则回答说：“罐子已经摔破了，看它又有何用呢。”在对待生命（一个物体也是代表着一个生命体）的存在价值上，孔子主张珍惜生命的“活着”，能补救的一定要补救，而不是一味地放弃。罐子既是被摔碎了，也应该回头看看，还能不能补救复原；而庄子对生命个体的态度恰恰是相反的，他认为，一个生命体去了就去了，像罐子，被摔碎了也就碎了，这是天意，再看它还有何意义？这个故事明显体现出了“孔庄”思想的根本区别：孔子拿得起，庄子放得下；一个积极，一个消极。

不过，从他们思想的社会历史流传再看他们的思想，则又是“拿得起的悲壮；放得下的悲凉”。

中国人从来就讲究“圆满”和“善性”。特别是“至善”几乎成为数千年来，深入中华民族灵魂和骨髓的哲学命题。孔子的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的思想，之所以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上一直被人崇尚，其根本就在于，他的至善思想一直撬动着中华民族的心灵，并且他的处世思想符合我们民族的处世趋向——积极的，而不是消极的。

孔子周游列国时“子畏于匡”的典故就很说明问题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：孔子外出游说时被匡地的人们围困。面对死亡威胁，孔子则说：“周文王死了以后，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？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，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；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，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”而他的弟子颜回面对死亡则说：自己怕死，如果自己就这样死了，身上肩负的道义该怎么传承下去……

在这个故事里，孔子和他的得意门生颜回都有上乘的表现。孔子不怕死，颜回不敢死，面对猝然而至的生死抉择和考验，他们想到的，不是一己之生死，而是道统之传承。孔子不怕死，是因为自以为铁肩担道义，道义既然不会绝灭，承担道义的自己亦自然不会无端而死，即所谓吉人天相。对自我安全的信心来自于对文明不绝的信心，自我的强大来自于道义的强大。而颜回不敢死，是因为道义尚未实现，自己当随老师推而广之、扩而大之、肩而行之，绝不敢一死了之。对自我生命的珍惜来自于对道义的珍惜、对责任的担当和对老师的承诺。死，其实容易；活着，其实很难，仁以为己任，颠沛必于是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造次而不能放手，不亦重乎！

孔子也好，颜回也罢，他们都能把一己的生命和一个“活着的责任”对接起来，从而获得对死亡的超越。这实际上就是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看待。回到现代，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，我们中华民族经过了百余年艰苦卓绝的斗争。那些先我们而去的革命先烈和先贤们，他们的生命价值观，其实都可归到“生为责任，兼济天下”的价值观上。而且，我们的生命价值观，是在孔子思想价值观的基础上，更进一步推进的民族的“至善、为公、责任”的生命理念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，让自己的生命发光！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自中华励志网 –励志文章-思想家-人生价值2015年5月19日，作者: 宋殿儒）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5年8月24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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